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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叙事”理论下“素人写作”语言
的本真化特征

——以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为例

李金泽，吴小利

摘要：“素人写作”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本真化特征，体现为日常化的口语形态、对话式语言

机制和身份叙事的语言特质。本真化语言去除了过度的意义附加和主题强制，呈现出“零度叙

事”客观、中立、冷静的语言特征。运用“零度叙事”理论审视“素人写作”语言特征，探索

“素人写作”语言形成的社会因素：素人写作本真化的语言源于素人写作者的身份属性，受到写

作权力公平化思想影响，适应了自媒体时代的传播需求，继承了新写实文学的语言经验，并以

发展新写实文学“仿真”化语言来建构“是真”化语言，凸显了其语言本真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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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写作”是在自媒体技术广泛运用背景下新生的一种写作形态，以其展示原生态的生活本真而引

起大众读者的关注。目前，对“素人写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产生背景和跨媒介写作机制上，很少涉及

文本的语言特征分析。从“零度叙事”理论角度审视“素人写作”，可以发现，素人写作能够博得读者喜

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语言的本真化。以黑桃《我在上海开出租》为例，作者用克制甚至木讷的语言

态度力求复原生活本真，带给读者一种真诚又真实的语言审美。“素人写作”背叛了书院式写作的典雅化

语言传统，以日常化口语形态、对话式语言机制，凸显身份叙事的语言效果，实现了文学书写与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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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真实对接，高度迎合了社会底层读者的心理期待，把私人化语言搬入公共空间，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文学写作权利的公平化，并与其非虚构叙事策略形成内外呼应的审美效应。

一、以“零度叙事”观照文学语言的本真化

随着“典型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表现历史本质的宏大叙事被文学自身所放弃，试图还原生活本真的

新写实文学兴起，促使文学向观照小人物日常生活转化。文学在这种“向内转”的过程中，罗兰·巴特

的“零度叙事”理论，对建构新的写实类文学起到引领和助推作用，并强力带动了非虚构写作发展。

零度叙事，又称“零度写作”，是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在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中提出

的文学理论，该理论基于能指具有独立性而游离于所指之外的逻辑，认为语言可以不依赖意义的限制，

摆脱工具性的束缚，所有的字词均因为“不及物”而没有意指，充满可能性，呈现出中性、自主、客观

的语言特征。罗兰·巴特提出零度叙事理论旨在表达对19世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写作的反抗，揭示资产

阶级所标榜的秩序、公正、理性和现实的虚假性。因而，其突出两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一是生命写作

价值，“‘写作’指向的不是一种知识性的写作和理论写作，而是一种‘感性’写作，不是对任何真理的

探求，而是对生命中感性经验的捕捉，不是萨特所说的介入的责任”[1]。二是如何建构零度语言，主张用

语言表达实现去意识形态化目的，用一种“中性”的“自由生产的语言”进行写作。

零度叙事并不是缺乏感情，而是将感情降至冰点，实现语言的客观、冷静、从容，强调作者在叙事

时不介入自己的情感和评价，以一种客观、中立、冷静的态度进行叙事，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和思想

留给读者自己去体悟和理解，其目的在于打破文学特权而建构语言形式的自由，“罗兰·巴特将文学归之

于语言学试图在语言与意识形态和阶级的分裂中获得一种语言的自由，一种语言形式的自由”[2]。

“零度叙事”的主要价值在于建构新的语言表达经验，在语言上进行“感情的零度介入和‘中止判

断’”[3]，淡化文学语言附加的道德评价、情感预设，进行语言情感态度的稀释，稀释掉语言可能附加的

主观情感而还原为纯净的、原生态的、本真化的语言形式。而这种本真化语言特征在叙事策略上体现为

“不动心”“不介入”的直陈式叙述，从而实现语言的客观与冷静，在文学书写与真实生活之间建立起一

种直接对应的关联，“写作成为零度的、中性的、白色的，它完全的‘不介入’、‘不动心’，既不需要服

从于同历史、社会以及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语言结构、语法秩序的规约，也不盲从于内在的情绪、

冲动”[4]。

“零度叙事”理论被引入中国文学领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成了创作风格的

多样化，特别是促成了“新写实小说”的兴起，“有关‘零度写作’的争鸣，一直是和新写实小说的探讨

绑定在一起的”[5]。尽管有论证认为“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强调的是创作中形式之中性和惰性，而

新写实则将其错位阐释为内容情感的零度”[6]，但在语言形式上，新写实小说仍然继承了零度叙事的基本

精神，推动文学写作与审美更加大众化、平民化。

单从语言表达效果来看，零度叙事具有客观性、中立性和去个性化的特点。在写作实践中，新写实

小说尽量避免使用带有主观情感色彩或价值立场的词汇，对所描述的对象不作刻意的褒贬与主观判断，

而以客观陈述为主，减少作者态度和情感介入的先导，增强文学语言的本真化和阅读审美的亲和力。

从罗兰·巴特零度叙事理论出发，加之新写实小说写作实践和理论转换，借以审视新媒体语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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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写作，可以发现，素人写作“用冷静抵达客观”[7]的本真化语言策略，与零度叙事意图建立客观中立

的语言风格，二者具有技巧相通性和经验继承性。同时，素人写作以直陈生活故事本貌与新写实小说的

情感遮蔽也形成呼应。当然，素人写作语言的本真化已经不再是罗兰·巴特时代的去意识形态的“零

度”，而是以“保持适度的参与和距离，冷静而克制”[8]的态度，强化对底层生命的中立式人文关怀。

二、素人写作语言本真化的呈现形式和审美效果

零度叙事重点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这就涉及语言表达的机制和智慧。用零

度叙事理论审视素人写作，可以发现素人写作借鉴了罗兰·巴特的中立、冷静的语言智慧，延续了新写

实小说的情感零度叙事策略，在扬弃中力图建立一种还原生活及语言本真的叙事美学。

（一）素人写作本真化语言的呈现形式

素人写作的零度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本真化上。所谓本真化，主要是指以叙事真实与生活真实直接对

应的语言策略建构生活真实化的语言美学。在具体技术上表现为：日常化的口语形态，对话式的叙事机

制和凸显身份叙事的语言效果。

1.日常化的口语形态

传统文学强调对生活语言进行主观化、艺术化加工，用书面性、间接性语言强化主题内涵和教化意

义，而素人写作的语言则是原生态的生活语言。这种原生态的生活语言源自生活本身，是从生活中直接

“记录”而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日常化、口语化形态特征，体现出自然质朴的审美属性。

日常化的语言形态体现了语言的本真性。非虚构写作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努力实现‘事真’

‘情真’与‘理真’的统一”[9]，因而，素人写作用日常的、直接性的词汇和语句展开叙事，便于消解语

言的刻意雕琢，展示生活的本真质朴之美，“他们的作品往往无意于宏大的叙事主题，而将更多的笔触深

入生活的内核，用通俗的语言、直白的叙事，叙写自己的生活感受”[10]。例如，黑桃在《黑童谣》中叙述

几个小男孩乘坐“我”的出租车去吃烧烤和打游戏，鼓动一个骗术不高的男孩向母亲要钱未果，故事本

身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就是儿童之间的嬉戏和日常对话，但故事却充满童趣和生活气息，语言也极具

儿童的天真和稚嫩。

日常化的口语形式符合真实的语言情境。素人写作常常再现一种真实的语言场合，在这种真实场合

之中，人物的对话和独白像常人聊天一样，所用的词语和句式是原生态的生活语料，不加修剪，就可以

带给读者如临其境的在场感。比如，黑桃在《喝不惯的咖啡》中写出租车司机大虎，“我加了大虎的微

信。他的网名很浮夸，叫‘你瞎啊，撞我心上了’”[11]99，这种日常化的语言带给读者的是生活原味的形

象感和新鲜度，迅速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2.对话式的叙事机制

素人写作具有私人化叙事美学特点，私人化的语言叙事策略更重视当事人的在场性，对话成了还原

人物语言本真状态的叙事形式，向读者展示文学中的故事“此曾在”意义。另一方面，对话式的叙事机

制，便于展开故事内容，设置故事场景，展示生活空间中真实的人物关系和心理世界。

在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中，叙事者“我”既担当了叙事人角色，又担当了旁听者角色，把第

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巧妙结合，形成互融式人称叙事模式。作品中的对话多采用“我说”起头，用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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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引起对话从而构成叙事场景，引领“他说”“她说”的接叙形式。对话人的共同在场，构成了故事中人

与叙述者的现场对接。第一人称具有很强的非虚构性，给读者的感觉是置身对话之中的真实感，而第三

人称又是站在叙事人角度对故事进行全貌式展示。

互融式人称叙事，形成了简明直接的语言效果。这种简明直接体现在叙事的直接化和客观化上。在

对话过程中，人物语言率真而出，叙述者也不附加明显的议论和抒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未涂色彩的

素描画。素人作品中的人物把自己的观点自然地隐藏在对话之中，简洁明了，不绕弯子、不作抽象概念

的定义和评价。

3.身份叙事的语言特质

素人写作属于平民化写作，其作者和故事中人都带有鲜明的身份属性，作者在叙事中展示不同生活

经历、文化背景和个性心理的人物的生活状况和心理世界，形成了丰富多彩、个性突出的语言特质。

首先，体现在人物的社会身份上。素人写作应纳入非虚构写作系列，但与非虚构写作中的新写实文

学又有不同。新写实文学的大部分作者是专业作家，而素人作者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是社会地

位不高、物质生活不富裕的“素人”。正因素人写作者具有真实的底层生活经验，其写作得以将传统文学

中难以见到的平民日常记录下来，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叙事内容。同时，媒体在包装过程中故意凸

显叙事人与故事中人的底层身份属性，以此强化文学写作的陌生化效果，进一步提升文章的阅读吸引力。

黑桃本人有过曲折的打工经历，因而，他在作品中也多是写城市底层人群的日常生活。黑桃在与不

同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的乘客进行交流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他们不同的身份特征和性格，并用这些具有

身份特征的语言素描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边缘人物》中的马仔熟悉地下赌场情况，其语言充满江湖味

道；《江桥批发市场》中阅历丰富的经商男人语言成熟，富有沧桑感；《不能理解的事》中偷情约会的女

人百般遮掩却又故作镇定，这些人物的语言折射出他们不同的人生遭遇和身份背景。

其次，体现在具有地域身份的方言上。素人写作所写的出租车司机、快递员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

同的语言文化特征，他们在日常对话交流过程中，并没有主动使用普通话的自觉，常常流露出方言本色，

而这些方言恰恰又能够形塑被叙述者自身的地域身份，具有很强的生活情趣和文化个性。而且在对话过

程中，不同的方言碰撞在一起，产生的现场性理解误差和心理猜测，丰富了语言的质感和故事的趣味性，

增强了语言的个性化。

黑桃在他的作品中使用“大转”“小转”“一脚油门的事儿”等方言词语，品尝着来自不同地方的乘

客的语言风味，充满生活气息。与黑桃相同，范雨素在《我是范雨素》中也使用了很多陕北方言，例如，

“谝传”“言传”是关中、陕南方言，就是闲聊、说话的意思。这种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语言，给读者带

来的是独特的地域文化美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生发出强烈的好奇感，增强了语言的吸引力和陌生

化美感。

再次，体现在人物职业身份上。素人写作中的人物来自社会各行业和层次，具有不同的职业特征。

他们多是社会底层的不同从业者，不同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词汇和语言风格不同，也展示出他们特

有的心理活动和人生价值观念。

例如，《霸王单》中一位出租车司机在遭遇乘客赖账时的心理：“最终，我放弃了，彻底地放弃了。

也想过报警，如果报警的话，这笔车费肯定会一分不少地拿到。换一个司机，可能会选择报警。但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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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那太耗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站出发层的车辆只被允许停留三分钟。如果收到罚单就不

划算了，驾驶证扣三分，罚款二百块。”[11]58-59这是一个受到欺骗的司机的内心独白，他所算计的是时间和

金钱，没有道德性批判和指责，也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普度教化，而更多的是自我得失的盘算。这种自我

安慰式的心理独白，实际是符合出租车司机职业身份特征的，他们在社会底层劳碌挣钱，经常面对争执、

损失和欺侮，为了继续生活不得不由怨怒转向隐忍和被迫接受。

（二）本真化语言建构的理想与实效

罗兰·巴特认为：“平民的世界现在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自然……在发展着一种将作家排除在外的活生

生的语言。”[12]“活生生的语言”意图把作者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实难以实现；而新写实小说则追求

“还原生活本相”和叙事从情感的零度开始，也陷入“冷漠本来也是一种态度的介入”[13]的伦理悖论之中；

但素人写作既没有照搬罗兰·巴特的语言绝对化，也不复制新写实小说的情感零度，只是写作者在自述

经历和故事之中，还原生活本貌和语言本真，这实际也是对零度叙事“中立”“客观”语言建构的立场继

续。因而，可以说，素人写作通过本真化语言建构，实现了零度叙事语言艺术在新时代的实践发展和经

验建构。从新媒体对素人作品推送的动因来看，它们既遵守公共规则，也更强调原创性和原味性，满足

了潜在读者对真实故事的好奇心和审美期待。从媒体推送的效果来看，随着自媒体技术提升和读者增多，

以及社会生活的繁杂忙碌，读者对传统文学阅读兴趣不浓、精力不够，而对非虚构作品则因其讲述身边

的真实故事而倍感兴趣。正是因为素人写作的本真化，近两年讲述基层工作者生活与工作经历的纪实作

品似乎在“异军突起”[14]。从素人作者的表达智慧来看，他们“好像一位局外人，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

力”“保持了一种克制、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15]，黑桃写作“从头到尾，我作为作者，是把自己隐

藏在文字背后的”[16]，从而赢得读者的广泛喜爱，也赢得学术界的认同。临沂大学邢斌推介黑桃的《我在

上海开出租》时说：“这个真实，既是现实层面的真实，又是潜意识的真实。”[17]当然，素人写作语言的口

语化、对话机制的建立，在媒体设计下把苦难叙事转化为面对苦难的姿态，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读者的质

疑。从叙事姿态来看，不谈苦难其实是寻求另一种对苦难同情的路径；而且，素人写作“开始出现套路

化倾向”[18]，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其本真化语言的真实感。从语言表达效果来看，口语化、对话式、身份属

性等，其实还是源于非虚构文学或者通俗文学的基本技巧，而且过于强调语言的本真可能会陷入肤浅和

平淡。因而，如何在非虚构写作与通俗化语言技巧之间建立一种专属于素人写作的语言艺术体系，是素

人写作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否则仍然会陷入短暂兴奋之后的阅读疲劳和审美疲劳。  
三、素人写作语言本真化形成的社会语境

素人写作的语言特征与其形成的社会环境有关，其语言形式、风格特征都受到社会思潮、文化品位

和技术媒介影响。在思想解放不断深入的当下，素人写作与新写实文学叙事经验、“素人”身份、文学写

作公平化和自媒体传播需求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语言特征。

（一）新写实文学为素人写作语言本真化提供叙事经验

以“零度叙事”为叙事策略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现象，它追求语言朴实、真诚

的审美价值，影响着新写实小说、底层文学的语言实践。文学批评家把新写实小说的特征定位在不同于

传统现实主义的“诉诸生活本身”“情感的零度”“作家和读者‘共同作业’”[19]，文学写作不一定追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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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华美和道德评价的强化，而可以在日常化的叙事中，用故事内在的本真意义实现润物无声之美。从

美学追求角度来看，新写实主义“主张取材于日常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扬弃唯美主义的创作倾向，

而趋向于自然主义的美学形态”[20]。“好的文学，恰恰是用最质朴的语言，写出最深刻的哲理”[21]。素人

写作也同样继承了新写实文学简明质朴的语言表达策略。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形成日常化、口语化

语言风格，这是素人写作对之前新写实主义文学写作传统的继承。在自媒体语境中，个体的自我中心意

识得到强力加持，素人写作能够更好地发扬新写实文学零度叙事的写作经验，在丰富新写实语言表达形

式上开拓新的空间，强化了语言的本真化特征。当然，素人写作的语言真实有别于新写实小说的真实。

新写实小说旨在消解生活诗意，拒绝乌托邦，避开文学语言的情感介入，达到冷峻批判的效果；而素人

写作则是用语言记录形式直陈生活本真。新写实小说意在通过语言洗涤达到“仿真”效果，素人写作则

继承并发展了新写实小说语言的“仿真”，并通过强化直接式陈述来实现“是真”的语言效果。例如，刘

震云的小说模拟“底层口语”的意图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对琐屑生活的讲述，有对‘哲学深度’

更明显的追求”[22]，而黑桃的“原生口语”则直接录入生活语言，展示给读者的是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完

整样态，拒绝了新写实小说的语言反讽和寓言寄托。

（二）素人的生活境遇决定了其语言的本真化

素人写作者的底层处境决定了素人写作更加关注生活在市井中的个体生活状况和心理世界。素人写

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高，与社会大众有共同的生活期待，关注生活的现实、书写大众日常生

活，为自己和大众诉说心声，更加符合他们的身份特征和写作意愿。他们的生活空间限制在出租车、厨

房、超市等狭小范围之内，交流空间的即时性、流动性和陌生感特征明显，限制了语言表达的深度与广

度。在平民化写作立场的支配下，素人写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自然地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语言系统，保留

了生活语言的本真性，也满足了自媒体传播的快捷性和商业性需求。另一方面，素人写作是那些非专业

作家所从事的业余写作，缺少系统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且他们忙于为生计而奔波，在闲暇之

余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亲历见闻和即时性心得体会，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度思考生活的终极意

义，通常停留在生活现象本身，用最熟悉的生活本真语言去书写实实在在的生活。

（三）提升写作权利公平性助推素人语言本真化

自媒体给生活中所有的个体都带来了发声的机会，写作成为所有人的社会权利表达。在现代人本时

代与和谐社会环境下，写作不再是某些群体的专利和特权，而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素人写作的出现标

志着写作权利从特权走向公平，为社会个体提供发声和诉说的公平机会。既然是公平性的，就不必再受

制于传统写作的特权话语规则。因而，素人写作在语言风格上，尊重大众审美而使用平民的生活化语言，

甚至可以使用网络化的虚拟语言。

素人写作作为当代文学图谱中的一种新兴类型，旨在借助媒体中介，传递大众群体的声音，扩大了

写作主体范围，是对写作权利公平性的基本尊重。而语言是参与文化活动的基本介质，相较于虚构的语

言，本真化的语言能够体现写作的另一面。黑桃、范雨素、王计兵等素人作者，本身属于平民阶层，他

们透过日常生活撷取生活中原始的语言素材，书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摒弃书院写作的深奥和陌生，代

替那些曾被文学冷落的群体表达生活本真和内心真实，“发自本心的表达本能而非某个特定任务，反而让

写作具有了真实纯粹的分量”[23]。当然，真正的文学公平是难以实现的，素人写作的出圈一定程度上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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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炒作的结果，支撑素人写作的媒体权力会冲击文学自身的写作权力。包装化写作制造的公平可能会带

来文学写作的另一种不公平，也会导致素人写作陷入昙花一现的退出命运。素人写作尚需提高作者文学

素养，在真实和深度的结合上提升语言表达艺术。

（四）自媒体传播需要从素人写作走向语言本真化

平民化写作自古有之，但在文学写作精英化的纸媒时代，难以突破文学制度的约束而走进大众阅读

视野。而素人写作则是应自媒体之约而形成的新的写作行为，是主动适应自媒体传播需要走向公众视野

的，其语言需要适应自媒体传播的规则。大众化、口语化的本真语言则是适应自媒体时代大众写作和阅

读需要的必然选择。

自媒体语言具有多元性、亲密性等特点，有助于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24]。素人写作不同于刻意追求

娱乐和“网感”的拼贴、戏仿写作，仍应是严肃的生活写作，只是借助媒体的技术包装和推介，推动素

人作者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从而实现了空间转换和阶层跨越，以及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空间的互融。自

媒体的传播具有快捷性、大众化的特点，追求语言本真化特征更加适合于媒体的传播，扩大读者范围，

吸引更多读者去阅读，“身处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快速迭代时空，读者对真相、真实、接地气的渴求变成一

种刚需”[25]。选择本真、实践本真，是素人写作适应自媒体时代读者阅读需要的适宜性选择。

四、结语

素人写作因其具有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双重属性，并以自我叙事、中性评价的态度书写社会大众的

真实生活，从而形成了本真化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对丰富中国文学的语言形式起到补充和丰满的

作用，满足了大众阅读的心理期待和自媒体介入社会关怀的时代需求。本真化既是对中国传统通俗文学

语言风格的继承，也是零度叙事审美观在当代写作中的一种发展性实践，在延续新时期新写实文学经验

的基础上，为当代文学语言的多样化建构提供了新的语言经验。同时，绝对的真实和非虚构难以企及，

因为，文学叙事其实都是对历史的叙述，无法直播实时的生活场景，语言的本真只是从整体意义上来说

尽量还原生活真实。从媒体介入角度来说，文学写作还应当以精神启迪和生命关怀为主，而不能陷入商

业化炒作和社会媚俗之上。素人写作的语言表达还应该尊重文学写作的基本原则，从质朴的形式中筛选

更为深刻的意义，提升语言的审美韧性和持续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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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entic Features of Amateur Writing Language under 
the "Zero-Degree Narr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Heitao's 

I Drive a Taxi in Shanghai

Li　Jinze， Wu　Xiaoli

Abstract: The language of amateur writing has distinct authentic features, manifested in everyday 
colloquial forms, dialogic language mechanisms and the linguistic traits of identity narration. Authentic 
language eliminates excessive meaning attachment and thematic compulsion, presenting the objective, 
neutral and dispassionat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zero-degree narration". By employing the theory of "zero-
degree narration" to examine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amateur writing and explore the social factor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its languag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authentic language of amateur writing 
originates from the identity attributes of amateur writers,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writing power 
equalization, caters to the communication demands of the self-media era, and inherits the linguistic 
experience of New Realist Literature. Furthermore, it develops the "simulative" language of New Realist 
Literature into a "truth-as-it-is" language, thereby highlighting its linguistic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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